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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业学习在促进商业模式设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在信息时代每个人都会陷入“信息茧房”效应

当中，那么信息茧房是否会对创业者的商业模式设计决策产生影响？基于商业模式研究的认知视角，从个

体学习和组织学习两个创业学习层次出发，构建出创业学习驱动初创企业商业模式设计的逻辑关系模型，

同时考虑大众传媒环境下的信息茧房现象在此间存在并对设计结果产生影响。通过对 322 名创业者开展问

卷调查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创业过程中，组织学习与创新型商业模式设计相匹配；信息茧房客

观存在于创业学习驱动商业模式设计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业者的创新行为。 

关键词：信息茧房；认知视角；个体学习；组织学习；商业模式设计 

 

引  言 

当今世界，商业领域的丛林法则愈发凸显，企业需要通过设计独特的商业模式来形成价

值创造逻辑，为自身树立竞争优势。近年来，关于初创企业的商业模式研究逐渐兴起，学者

们开始关注“商业模式从何而来”的问题
[1,2]

。早期的研究以战略视角为主，认为创业者基于

理性定位逻辑对环境展开战略分析，并且通过对企业价值创造活动进行最优化排列组合来设

计商业模式
[3]
，然而该类研究忽略了创业者的主观能动性，无法解释非因环境震荡导致的商

业模式自发式创新现象
[4]
。以此为理论基础兴起的认知视角关注到决策者的主观认知图示对

商业模式的映射作用，强调个体认知的多样化有助于形成对交易伙伴关系的全新认识，从而

设计出具有颠覆性的新商业模式
[1]
。创业学习是创业者获取创业知识的重要来源

[5]
，在动态

的持续学习过程中，创业者能够不断丰富或更新自己的认知，积攒先前经验从而推动企业创

新活动的开展
[6,7]

。例如，任正非主张向美国硅谷企业吸取经验，这为华为寻求 5G科技的创

新提供了指引。当前已有部分研究验证了创业学习可促进新创企业的成长绩效
[8,9]

，那么创

业学习又是否能够带动商业模式创新呢？马蓝
[10]

基于创业者行为及心理等角度，发现了创

业学习对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性，然而鲜有学者基于认知视角，探究创业学习对初创

企业商业模式设计过程的影响机制，因此相关研究的普适性仍有待加强。
 

大部分创业学习研究都强调创业者的主观能动性。Corbett
[11]

指出，创业学习的方式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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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过去人们主要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以及自身的人际关系

来获取信息，这也是创业者获取创业知识的主要渠道。现如今，大众传媒环境随着互联网和

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然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了解新信息和学习新知识的渠道越发离不开网络

世界的各类新媒体。上世纪末，Negroponte
[12]

在其撰写的《数字化生存》中预测，数字化时

代很可能出现针对个人的信息服务，并把这种现象称为“我的日报”（The Daily Me）。随

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个性化推荐算法技术逐渐进入了每个人的生活，现在的用

户不再如同处于传统的大众传媒环境那般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而更多地在算法的作用下被

动接受自己被“揣摩”了喜好后所定制的内容
[13]

。然而，这也引发了对于用户被束缚并受限

于愈加同质化的信息流中的担忧，正因为有了社会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所引发的信息爆炸，

人们在面对混乱无序的信息洪流时，更愿意把有限的精力放在自己感兴趣和偏爱的内容当

中。Sunstein
[14]

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首次提出“信息茧房”的

概念，用来指代人们只听取其自主选择和使其感到愉悦的意见和资讯，就好像被包裹在信息

的“茧房”之中。由此进行合理假设，既然创业学习行为关乎创业者的认知过程，则该过程

很可能也处于信息茧房“包裹”之下，以至于创业者获取新知的过程受到限制，不利于创新

思维的发散和创意想法的产生，并最终影响到初创企业的商业模式设计结果。基于“中国知

网”的中文及外文数据库对创业学习、商业模式、信息茧房三个关键词的独立检索及组合检

索，目前尚未有学者将三者进行交互以探索信息茧房对创业者或创业过程的影响。因此，上

述假设突破性地结合了传播学和管理学中的相关概念，研究创业情境下信息茧房对创业学习

作用于商业模式设计过程的影响，对学术层面和管理层面均具有一定创新价值和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创业学习、传播学中的信息茧房作为理论基础，基于商业模式研究

的认知视角，从认知主体即创业者的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这两个层次出发，构建其驱动商业

模式设计过程的模型，更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信息茧房效应存在于此过程中，并会对最

终的商业模式设计结果产生影响。由此，本研究更进一步地挖掘商业模式的根本性来源问题，

并综合分析创业者主观因素和环境客观因素对商业模式形成过程造成的影响，将为初创企业

的商业模式设计提供启发性建议。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创业学习 

(1)创业学习的概念与层次 

创业学习的概念发源于国外，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Deakins 和 Freel[15]

将其定义为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为了提升网络化能力、总结经验、反思现有战略、认知失误、

获得资源、吸纳外部成员加入创业团队等而进行的学习。Politis[5]结合经验学习理论，认为

创业学习是一个不断拓展关于创办和管理新企业等方面知识的过程。国内学者对创业学习的

研究大多着眼于理论和架构层面。如，陈文婷和李新春[16]通过梳理创业学习的概念，提炼出

构成创业学习的五个维度，分别是创新思考、外部资源获取、信息共享、经验反思和战略试

验；蔡莉等[17]依照“影响因素——创业学习过程——学习结果”的逻辑来构建创业学习研究

整合框架。尽管相关研究已逐渐呈现细化态势，但目前学界对创业学习的概念尚无统一定论，

学者们普遍认可创业学习的目标就是获取创业知识以帮助企业树立竞争优势[5]。 



 

从分析层次来看，主流的创业学习研究基本可区分为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两种视角，即

分别把创业学习的主体视为创业者个体和创业企业总体。个体学习源自于创业者特质理论、

个体理论及自我学习等理论[18]，注重研究学习者在创业初期积累的先前经验和创业实践中

的反思、调节、测试、创造等过程[19]，主要涵盖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实践学习等研究视角。

组织学习则主要由管理学中的相关概念延伸而来，强调学习过程的社会化与行动指引，关注

组织成员在共同认可的既定规则与程序下，通过行动协调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或建构新的组

织心智地图的过程[20]，主要涵盖利用式学习与探索式学习、单环学习与双环学习、高层次学

习与低层次学习等研究视角。 

个体学习是以自身作为学习活动的实施主体，刻画其在企业的创立、管理和经营等行为

中通过吸收个人先前经验并进行具象化表达，同时随着创业进程的推进而逐步积累、反思、

调试，不断形成创新实用性知识的过程[19]。早期的经验学习视角认为，个体学习的重点在于

如何将先前经验转化为创业知识，强调经验积累的重要性[5]。持有该观点的学者指出该学习

过程的动态性，认为经验是持续积累且不断更新的[21]。后来，对于个体学习的研究进一步开

拓出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视角。前者指的是借鉴他人经验，可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或结果，

对这些信息进行认知加工后进一步内化为有价值的知识[22]；后者关注创业者在创业不同阶

段的情境差异，认为创业者可以通过亲身参与创业实践来获取全新的、符合现有情境的知识

[23]。此外，创业学习也有助于提升创业者识别机会的有效性以及处理新生缺陷的能力[5]。由

此推断，创业者的个体学习行为会带来创业知识的增长或变化，从而对其创业决策行为产生

影响。 

当前绝大部分创业学习研究从个体层次出发，聚焦于创业者学习，未将视角对准员工、

群体、组织等更广泛的学习主体，因此创业企业的组织学习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23]。从现有

研究来看，相关文献多以创业核心团队成员为研究对象。于海波等[24]认为组织学习是基于组

织自身的目标及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而产生的个体、团队、组织层与组织间的社会化互动行

为，该行为在共享的规则与程序下发生，通过行动协调发掘问题解决方案并进行组织勘误、

知识积累及认知重塑等集体学习过程。陈逢文等[19]曾提出在环境不确定性与资源复杂性动

态变化的情况下，个体学习与组织学习既独立存在又相互影响，基于创业情境的差异性，个

体学习的“经验—知识”转化模式经由团队传导至组织，影响着组织学习的行动模式。具体

而言，组织学习经由个体知识的流动和碰撞而产生受到一致认可的新认知，进而又反作用于

创业团队及创业者个人的决策行为。 

（2）创业学习与商业模式设计 

杨俊等[2]认为商业模式是被设计出来的。由于受到外部环境变化[25]和创业团队或创业者

个人特质的影响[26]，商业模式的形成过程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因此也会产生不同的设计结

果。在商业模式研究领域有学者基于商业模式的构建方式和新颖程度进行类型划分，Amit 和

Zott[27,28]曾提出“效率型”和“创新型”两种商业模式类型，该分类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也

被广泛用作参考[29]。前者主要通过直接采用并改进当前行业内主导模式而形成，具备模仿

性，以高效率为目标；后者则是指开发全新的商业模式，其目的是获得创新租金，形成独特

的竞争优势[2]。关于“商业模式从何而来”的问题，认知视角研究认为新企业的商业模式是



 

以创业者主观意志为基础的客观性表达[4]，创业者并非在毫无积累的状态下分析和把握环境，

而常常是参考其他行业的先前图式，通过组合来对本行业内的环境信息加以选择性注意与解

释，从而形成自身对于商业模式的假设或图式[1]。这一视角基于有限理性决策逻辑，关注到

个体在商业模式设计过程中的独立意志，涵盖了“先前图式”与“认知过程”两个具有因果

决定性的核心理念，既受到创业者先前经验的影响，又与创业者意义建构过程息息相关，这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同类型商业模式的来源问题[30]。然而单一化的认知视角研究大多忽

略了创业者的认知在实践中接收反馈后的调整过程（即意义再建构过程），以及基于认知的

演化而产生的创新商业构想[31]，因此有必要结合商业模式设计过程所具备的动态性及认知

与行动的互动性，进一步挖掘更多的影响因素。 

由前述分析可知，创业者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行为均会对创业决策产生影响。曾有研究

发现企业所有者或管理者的学习有内向型和外向型之分[32]，创业者作为企业内部主要决策

者，其创业学习行为也应当具备一定的倾向性。由于花费在创业学习的时间总量是固定的，

创业者既有可能偏好于以个体学习的方式获得创业知识，亦有可能花费更多时间参与组织学

习活动。创业者注意力配置会对其信息获取过程产生影响，并作用于意义建构的路径选择[30]。

那么，创业者学习行为习惯的倾向性又是否会导致其设计出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呢？ 

从个体学习层面出发，首先，创业者特质因个人偏好与先前经验的差异，对所识别机会

的创新性产生影响，而个体学习的“经验—知识”转化过程又决定着创业者的机会识别能力

[33]和评估机会价值的能力[34]，由此可见创业者特质与个体学习具备一定的耦合性，现实中

诸如马化腾（腾讯创始人）、牛根生（蒙牛创始人）、华怀庆（华莱士创始人）等大部分成

功创业者确实是基于自身先前经验对成功商业模式进行模仿而开展创业。其次，从学习目的

来看，个体学习由创业者的主观能动性所驱动，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创业所需的知识以服务

于创业活动，附带一定的自我增值意愿，其学习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也受限于个人偏好与固有

观念[5]。最后，个体学习的学习形式一般包括自身先前经验的持续性积累、外部他人经验的

选择性融合，以及创业实践过程的试错性总结。由于在创业初期，企业的核心业务模式尚不

稳定，个体的先前经验始终服务于企业的生存性需求[19]，即多以相同或相近行业内的知识积

累为主，通过最低限度的快速学习（多为类比、模仿等方式）将先前经验转化为足以支撑创

业项目正常运作并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综上，个体学习更加注重学习成果带来的即时效益，

令创业者在设计商业模式时也更容易出现模仿行为。 

从组织学习层面出发，首先，产业集群环境也影响着创业者机会识别与创业决策逻辑，

而产业集群环境与知识溢出相关联[35]，由此发现其与注重信息交互的组织学习相耦合，并推

测组织学习可能也会对个人认知建构造成影响，例如，国际化服装企业大杨集团就是以主体

嵌入和创造性复合等强化组织学习的手段来提高内部成员的启发式学习能力，该创业团队主

动接受外部知识并进行内化，由此推进了商业模式转型[36]。其次，组织学习活动以企业整体

的创新效益为目标，主要通过核心成员的社会化互动增进交流和消除分歧，创业者从团队中

吸取有价值的创意，学习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成长[8,37]。最后，组织学习的学习形式

主要由内部知识分享、共同意义构建、有效解决冲突、团队自我反思，以及外部跨边界的网

络交互行为等构成[38]。其中，团队内部的交互是组织学习的基础，因此这种学习形式具备较



 

强的社会化属性，一旦创业团队开始出现组织学习行为，其内部层面的知识互动与传递能够

帮助企业迅速实现知识多元化，从而有助于团队内的创业者个人获得并转化创意[39]。综上，

组织学习使创业者广纳良言，有助于其在商业模式设计过程中发现更多突破性创新机会。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个体学习倾向性特征越明显，创业者越有可能设计出效率型商业模式。 

H2：组织学习倾向性特征越明显，创业者越有可能设计出创新型商业模式。 

2、信息茧房 

（1）信息茧房现象存在的客观性 

21 世纪以来，现代传媒环境中的信息茧房效应逐渐成为广大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对

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茧房现象，现有研究大多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方面着手去挖掘其根

本原因。例如，彭兰[40]指出信息茧房受多重信息过滤机制影响，内部的信息过滤主要受个体

的选择性心理影响，与其认知需求和惰性相挂钩，外部的信息过滤则包括平台对于信息的筛

选和展示规则、社会关系网的稳定性与随机性差异、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以及个性化算法

推荐机制等等。实质上，信息茧房效应是由人们的选择性心理所引发的选择性接触行为[41]，

即大众会有意地选择那些能强化他们已有观点的信息，而忽略甚至抵制那些可能改变自身观

点的信息。基于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人们为维持认知平衡状态会自发地规避可能增加

失调的情境，由此产生对信息的高度选择性。因此选择性心理天然存在，人们只会看到与其

态度一致的内容，听到与其信念相同的声音，接触与其立场均等的人群。长期以往更可能引

发“回音室效应”[42]，即相同的意见和观点在个人所处的媒介环境中化作回声而无限放大。

归根结底，信息茧房效应还是由人的心理或行为惯性所决定的，加上新媒体的发展赋予用户

选择信息的主动权，算法推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认知、判断和决策，因此在现代传

媒环境下，信息茧房现象客观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某种意义上无法避免。 

从现有的信息茧房研究方向来看，既有基于不同媒介的信息茧房现象分析，也有针对该

现象的形成机制研究及“破茧”路径探索等等，但大多是站在传播学的角度去看待该问题，

鲜有学者关注到信息茧房这一现象对创业过程产生的影响。创业者在设计商业模式时，创业

学习会对其认知的形成或变更过程产生影响。既然信息茧房效应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且

基于信息偏食而造成的视野局限性会对个人的观念、态度与决定等产生影响[14]，那么具备从

外界吸收信息这一过程的个体学习或组织学习行为同样也会受到选择性心理的影响，进而引

发信息茧房现象。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创业者获取更多差异化信息的可能性，更进一

步地限制了其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因此很可能将导致不一样的商业模式设计结果。 

（2）信息茧房效应的调节作用 

创业者的先前经验和意义建构过程均会对商业模式设计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可以从这两

个角度出发，具体分析信息茧房对于个体学习驱动商业模式设计过程的调节作用机制。首先，

先前经验包含创业者既往工作经历所赋予的各种有关观念、知识和技能的动态或静态的知识

存量[6]。若创业者受信息茧房的影响程度较深，其通过个体学习所积累的先前经验可能呈现

出宽度较窄且深度较深的特点，思维和视野也会因此而受到限制，且很可能因为创业知识获

取的偏好性而倾向于直接采用或参照改进当前业内主导的商业模式。在认知学习视角下，个



 

体学习尽管存在将外部知识内化的可能性，但其学习效果受知识的可信度影响[19]，而知识的

可信度又受制于创业者所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关系网络的可靠性[17]。因此，创业者在学习

他人经验的过程中必然存在选择性的吸收、过滤和保留过程，这恰好契合了选择性心理所引

发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阶段，于是便需要进一步从意义构建的角度

来看待问题。商业模式设计过程中的意义建构可以视为创业者组合应用先前图式的过程，它

包含扫描、解释、响应三个子过程[43]，且同样会受困于信息茧房之中。 

组织学习行为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接触更多差异化信息的社交环境，同时为企业带来多元

的知识和丰富的创意[39]，从而提升对于突破式创新机会的把握，有助于创业团队在商业模式

设计时融入更多的创新因子。然而，由于信息理解和记忆的过程会受到个人的经验、愿望、

需要、态度等与选择性心理相关的因素影响，因此组织成员是否能够接受跳脱出自身认知框

架的信息，仍需要结合信息茧房的负面作用加以考量。假设创业者受信息茧房的影响较为严

重，即使其具备较高的组织学习倾向性，亦有可能因认知刚性而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

不利于最终形成创新型商业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信息茧房效应正向调节个体学习倾向性对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结果的促进作用。 

H4：信息茧房效应负向调节组织学习倾向性对创新型商业模式设计结果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综述与假设，构建出信息茧房效应调节创业者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驱动商业模

式设计过程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概念模型 

 

研究设计 

1、人口统计学变量 

 本次数据收集时间为 2022 年 3 月至 2022 年 5 月。采用三种方式进行调查：第一种是通

过网络平台发放调查问卷，发放对象主要为政校合作举办的创业精英培训班学员；第二种是

直接或间接联系创业者朋友，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第三种是前往企业

或孵化器进行实地访谈，完成调查问卷的填写。调研对象为初创企业的决策主导者，涵盖总

经理或总裁、CEO，以及其他董事会成员。本轮调研共发放问卷 503 份，回收 330 份，问卷

回收率为 65.6%。回收后做进一步的数据清洗，筛选掉错填、漏项等问题，剔除不合格问卷

8 份，即有效问卷为 322 份。对该 322 个样本进行特征分析，其中男性 241 份，占比为 74.8%。



 

样本集中于 1990—1999 年生人；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居多；地域主要集中在广东、河南等

地；所属行业以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创业角色为创始人的样本

量超过一半。具体的样本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样本特征 

指标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性别 
男 241 74.8 74.8 74.8 

女 81 25.2 25.2 100 

出生年份 

1962—1969年 2 0.6 0.6 0.6 

1970—1979年 22 6.8 6.8 7.5 

1980—1989年 129 40.1 40.1 47.5 

1990—1999年 164 50.9 50.9 98.4 

2000—2009年 5 1.6 1.6 100 

文化程度 

博士研究生 6 1.9 1.9 1.9 

硕士研究生 68 21.1 21.1 23 

大学本科 168 52.2 52.2 75.2 

大学专科 61 18.9 18.9 94.1 

中专或技校 9 2.8 2.8 96.9 

高中 4 1.2 1.2 98.1 

初中 6 1.9 1.9 100 

常住地 

安徽 4 1.2 1.2 1.2 

北京 10 3.1 3.1 4.3 

甘肃 2 0.6 0.6 5 

广东 224 69.6 69.6 74.5 

河北 2 0.6 0.6 75.2 

河南 52 16.1 16.1 91.3 

山东 2 0.6 0.6 91.9 

上海 6 1.9 1.9 93.8 

陕西 2 0.6 0.6 94.4 

天津 18 5.6 5.6 100 

行业类别 

农、林、牧、渔业 24 7.5 7.5 7.5 

采矿业 0 0 0 7.5 

制造业 49 15.2 15.2 22.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 
6 1.9 1.9 24.5 

建筑业 4 1.2 1.2 25.8 

批发和零售业 26 8.1 8.1 33.9 

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 4 1.2 1.2 35.1 

住宿业与餐饮业 10 3.1 3.1 38.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48 14.9 14.9 53.1 

金融业 24 7.5 7.5 60.6 

房地产业 4 1.2 1.2 61.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 4 4 65.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9 9 9 74.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 
0 0 0 74.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 
8 2.5 2.5 77.3 

教育 12 3.7 3.7 81.1 

卫生和社会工作 2 0.6 0.6 81.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2 13 13 94.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

组织 
4 1.2 1.2 96 

国际组织 0 0 0 96 

其他 13 4 4 100 

创业角色 

创始人 183 56.8 56.8 56.8 

技术研究人员 24 7.5 7.5 64.3 

产品开发人员 4 1.2 1.2 65.5 

市场营销人员 53 16.5 16.5 82 

财务管理人员 34 10.6 10.6 92.5 

其他 24 7.5 7.5 100 

 

2、变量测量与信度效度分析 

本文主要依据创业学习和商业模式设计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问卷设计，在预调查后进行

修订，基于保密原则，在调研对象知情并允许的情况下发放并回收问卷。正式问卷由三个部

分组成：首先是调查问卷基本情况的介绍，包括调查目的、问卷内容介绍、数据结果的使用

方式、保密承诺等；其次是受访者基本情况调查，包括性别、出生年份、文化程度、所在地

和所属行业等具有人口统计学意义的信息；最后是创业学习、商业模式设计和信息茧房的相

关信息调查，共 25 个问题项，均来源或改编自现有文献中的成熟量表，采用李克特（Likert）

五分量表进行测量。其中，创业学习部分基于陈文婷和李新春[16]梳理的信息共享、积极获取

外部资源和创新思考等创业学习主要研究维度进行编排，分别考察了创业者对个体学习或对

组织学习的倾向性；商业模式设计部分主要以张晓玲等[44]编制的商业模式典型特性量表中

的难以模仿性作为参考，对创新型和效率型两种商业模式设计结果进行测量；信息茧房则融

合了相关的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45]和偏轨接触（Side-tracked Exposure）[46]特性

进行问题设计，着力剖析这两种信息接触行为对样本主体造成的影响。 

可靠性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组织学习、选择性接触和偏轨接触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别

为 0.857、0.800 和 0.817，由于数值均大于 0.7，且不存在删除某一题项后该值大幅提升的情

况，表明量表的信度良好。效度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组织学习、选择性接触和偏轨接触的

KMO 值分为别 0.704、0.822 和 0.821，对应的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显著性均小于 0.001，因

此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且各因子题项载荷均大于 0.5 且具有区分效度，说明量表具有良好

的效度。 



 

数据分析与结果 

1、相关分析 

为初步考察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本研究进行了相关分析，详见表 2。分析结果显示，

个体—组织学习与创新型商业模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5），与信息茧房之间具有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5）；而信息茧房与创新型商业模式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均无显著的

相关关系，说明可以作为调节变量介入模型。 

 

表 2  研究变量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性别 
R 1          

Sig.           

出生年份 
R 0.040 1         

Sig. 0.474          

文化程度 
R 0.052 -0.200** 1        

Sig. 0.353 0.000         

常住地 
R -0.057 -0.118* -.0194** 1       

Sig. 0.311 0.034 0.000        

国民经济

行业门类 

R -0.027 0.094 -0.032 -0.096 1      

Sig. 0.632 0.093 0.566 0.087       

创业角色 
R 0.289** -0.171** -0.045 0.207** -0.047 1     

Sig. 0.000 0.002 0.426 0.000 0.400      

个体—组

织学习 

R -0.068 0.000 -0.077 -0.082 -0.061 0.064 1    

Sig. 0.222 0.996 0.166 0.140 0.279 0.249     

信息茧房 
R 0.006 -0.061 0.105 0.028 -0.277** 0.125* -0.121* 1   

Sig. 0.921 0.279 0.061 0.616 0.000 0.025 0.031    

创新型商

业模式 

R -0.049 0.068 -0.162** 0.014 -0.005 0.087 0.315** -0.100 1  

Sig. 0.384 0.226 0.003 0.797 0.933 0.120 0.000 0.073   

效率型商

业模式 

R 0.070 0.115* -0.220** -0.003 -0.095 -0.014 -0.066 0.023 -0.041 1 

Sig. 0.213 0.039 0.000 0.962 0.088 0.799 0.237 0.683 0.465  

注：*、**分别表示在 10%、5%水平下显著。 

 

2、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回归分析，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方面，为了

考察“个体学习→效率型商业模式”的影响以及信息茧房的调节作用，模型 1（调整后 R-

squared=5.6%，F=1.191，P<0.001）纳入创业角色、文化程度、国民经济行业门类、出生年

份、性别、常住地等控制变量；模型 2（调整后 R-squared=8.1%，F=3.980，P<0.001）纳入

自变量个体学习，模型 3（调整后 R-squared=5.8%，F=3.478，P<0.001）纳入信息茧房，模

型 4（调整后 R-squared=23.3%，F=11.843，P<0.001）纳入去中心化处理后的个体学习与信



 

息茧房的交互项。详见表 3。进一步查看回归系数可以发现，个体学习对效率型商业模式

的影响不显著（P>0.05），因此 H1 不成立；而个体学习与信息茧房的交互项对效率型商业

模式具有正向的极显著影响（P<0.001），因此作为调节变量的信息茧房正向调节了个体学

习对效率型商业模式的影响，即 H3 成立。 

 

表 3  以效率型商业模式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错误 Beta 

1 

(常量) 3.555 0.509  6.985 0.000 

性别 0.169 0.116 0.083 1.452 0.147 

出生年份 0.088 0.075 0.067 1.178 0.240 

文化程度 -0.198 0.050 -0.223 -3.917 0.000 

常住地 -0.005 0.008 -0.037 -0.641 0.522 

国民经济行业门类 -0.017 0.008 -0.112 -2.040 0.042 

创业角色 -0.017 0.029 -0.034 -0.582 0.561 

2 

(常量) 3.330 0.527  6.323 0.000 

性别 0.150 0.117 0.074 1.285 0.200 

出生年份 0.088 0.075 0.067 1.174 0.241 

文化程度 -0.205 0.051 -0.232 -4.060 0.000 

常住地 -0.007 0.008 -0.049 -0.849 0.396 

国民经济行业门类 -0.018 0.008 -0.118 -2.159 0.032 

创业角色 0-.012 0.029 -0.024 -0.408 0.684 

个体学习 0.084 0.053 0.089 1.607 0.109 

3 

(常量) 3.338 0.528  6.316 0.000 

性别 0.152 0.117 0.075 1.295 0.196 

出生年份 0.087 0.075 0.067 1.170 0.243 

文化程度 -0.206 0.051 -0.233 -4.058 0.000 

常住地 -0.007 0.008 -0.049 -0.842 0.401 

国民经济行业门类 -0.017 0.009 -0.114 -2.001 0.046 

创业角色 -0.013 0.029 -0.026 -0.436 0.663 

个体学习 0.083 0.053 0.087 1.551 0.122 

信息茧房 0.018 0.079 0.013 0.230 0.818 

4 

(常量) 3.568 0.478  7.470 0.000 

性别 0.006 0.107 0.003 0.053 0.958 

出生年份 0.061 0.067 0.047 0.909 0.364 

文化程度 -0.124 0.047 -0.140 -2.648 0.009 

常住地 -0.004 0.007 -0.029 -0.558 0.577 

国民经济行业门类 -0.022 0.008 -0.146 -2.821 0.005 

创业角色 -0.013 0.027 -0.026 -0.488 0.626 

个体学习 0.053 0.048 0.055 1.091 0.276 

信息茧房 -0.346 0.083 -0.253 -4.160 0.000 

个体学习×信息茧房 0.191 0.022 0.502 8.510 0.000 



 

 

另一方面，为了考察“组织学习→创新型商业模式”的影响以及信息茧房的调节作用，

模型 1（调整后 R-squared=2.4%，F=2.307，P<0.001）纳入创业角色、文化程度、国民经济

行业门类、出生年份、性别、常住地等控制变量；模型 2（调整后 R-squared=10.7%，F=6.520，

P<0.001）纳入自变量组织学习，模型 3（调整后 R-squared=10.8%，F=5.875，P<0.001）纳

入信息茧房，模型 4（调整后 R-squared=13.0%，F=6.311，P<0.001）纳入去中心化处理后的

组织学习与信息茧房的交互项。详见表 4。进一步查看回归系数可以发现，组织学习对创新

型商业模式的影响极显著（P<0.001），因此 H2 成立。组织学习与信息茧房的交互项对创新

型商业模式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P<0.05），因此作为调节变量的信息茧房负向调节了组织

学习对创新型商业模式的影响，即 H4 成立。 

 

表 4  以创新型商业模式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错误 Beta 

1 

(常量) 2.902 0.595  4.873 0.000 

性别 -0.188 0.136 -0.081 -1.382 0.168 

出生年份 0.088 0.087 0.059 1.006 0.315 

文化程度 -0.152 0.059 -0.149 -2.573 0.011 

常住地 -0.006 0.009 -0.039 -0.661 0.509 

国民经济行业门类 -0.003 0.010 -0.015 -0.273 0.785 

创业角色 0.068 0.034 0.121 2.003 0.046 

2 

(常量) 1.815 0.602  3.012 0.003 

性别 -0.115 0.131 -0.049 -0.876 0.382 

出生年份 0.090 0.084 0.060 1.076 0.283 

文化程度 -0.123 0.057 -0.120 -2.162 0.031 

常住地 0.000 0.009 0.003 0.046 0.964 

国民经济行业门类 0.001 0.009 0.007 0.127 0.899 

创业角色 0.049 0.033 0.086 1.493 0.137 

组织学习 0.326 0.059 0.297 5.523 0.000 

3 

(常量) 1.834 0.602  3.044 0.003 

性别 -0.124 0.131 -0.053 -0.946 0.345 

出生年份 0.091 0.084 0.060 1.087 0.278 

文化程度 -0.117 0.057 -0.115 -2.050 0.041 

常住地 0.000 0.009 0.001 0.015 0.988 

国民经济行业门类 -0.002 0.010 -0.011 -0.204 0.838 

创业角色 0.054 0.033 0.096 1.643 0.101 

组织学习 0.315 0.060 0.287 5.288 0.000 

信息茧房 -0.101 0.088 -0.064 -1.146 0.253 

4 

(常量) 1.841 0.595  3.093 0.002 

性别 -0.087 0.130 -0.037 -0.668 0.504 

出生年份 0.082 0.083 0.054 0.987 0.325 



 

文化程度 -0.115 0.056 -0.112 -2.037 0.043 

常住地 0.004 0.009 0.024 0.422 0.673 

国民经济行业门类 0.001 0.010 0.007 0.127 0.899 

创业角色 0.044 0.033 0.079 1.356 0.176 

组织学习 0.288 0.060 0.263 4.829 0.000 

信息茧房 0.120 0.115 0.076 1.040 0.299 

组织学习×信息茧房 -0.119 0.040 -0.210 -2.940 0.004 

 

3、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筛选样本的方式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从研究趋势来看，当前对于信息茧房成因的探索一般都基于数字化情境展开，算法推荐

被视为“结茧”的重要影响因素[14,40]。鉴于此，本文设置了“通常的信息获取途径”题项并

剔除了原有样本中 10 个不常通过社交平台或资讯网站等线上渠道获取信息的样本，以剩余

的 312 个有效样本对前文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5 与表 6 是按以上说明筛选样本后所做

的研究结论稳健性检验结果，通过显著性水平分析，可得出与前文一致的结论，验证了本研

究结论具备较好的稳健性。 

 

表 5  筛选样本后以效率型商业模式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效率型商业模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常量) 3.555*** 3.330*** 3.338*** 3.568*** 

性别 0.169 0.150 0.152 0.006 

出生年份 0.088 0.088 0.087 0.061 

文化程度 -0.198*** -0.205*** -0.206*** -0.124** 

常住地 -0.005 -0.007 -0.007 -0.004 

国民经济行业门类 -0.017* -0.018* -0.017* -0.022** 

创业角色 -0.017 0-.012 -0.013 -0.013 

个体学习  0.084 0.083 0.053 

信息茧房   0.018 -0.346*** 

个体学习×信息茧房    0.191***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 6  筛选样本后以创新型商业模式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创新型商业模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常量) 2.902*** 1.815** 1.834** 1.841** 

性别 -0.188 -0.115 -0.124 -0.087 

出生年份 0.088 0.090 0.091 0.082 

文化程度 -0.152* -0.123* -0.117* -0.115* 

常住地 -0.006 0.000 0.000 0.004 

国民经济行业门类 -0.003 0.001 -0.002 0.001 

创业角色 0.068* 0.049 0.054 0.044 



 

组织学习  0.326*** 0.315*** 0.288*** 

信息茧房   -0.101 0.120 

组织学习×信息茧房    -0.119** 

 

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构建出创业学习驱动商业模式设计过程的模型，并以该过程中客

观存在的信息茧房效应作为调节变量，探索信息茧房效应对商业模式设计创新的限制性作

用。通过对 322 名创业团队成员开展调研并构建回归模型，验证了命题 H2、H3、H4 的猜

想。总体看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1）创业者对不同层次的学习具有倾向性，这可能导致商业模式设计产生不同结果。

一方面，假设创业者更倾向于进行个体学习，其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是多元化且具有不确

定性的，再加上对于创业者特质和环境变化等因素的考量，导致最终的学习效果不尽相同[18]，

因此无法直接由个体学习行为推断创业者的商业模式设计结果。另一方面，如果创业者更热

衷于参与组织学习活动，那么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渠道都会对学习内容及知识

获取方式产生影响，这种多向的信息流动能引起不同思维的碰撞，且碰撞得越激烈越能带来

巨大的创新效能，进而推动创业者设计出创新型商业模式。此外，不管创业学习行为的倾向

性如何，对创业者而言，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可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因此，创业者应当

平衡好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积极参与企业的组织学习活动，敢于在组织学习的

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初创企业应主动规划并实施团队的组织学习行为，鼓励团队成员

的意见表达，从而优化其成长路径，激发其创新活力。 

（2）根据量化研究结果，H1 猜想并未得到验证，说明个体学习与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

之间并无明确的因果关系。对此主要考虑个体学习行为并非处于完全封闭的环境，其信息源

也有可能来自于创业者个体外部，即他人经验或各种媒体渠道，尤其是智媒时代下的新媒体

对于创业能力的养成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尽管个体学习的过程也会受到选择性心理的影

响，但并没有完全扼杀创业者在设计商业模式时探求创新的可能性。除了获取信息的渠道，

创业者个体学习采用的方式也是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以经验学习的角度看，由于知识

本身存在标准化和多样化之分，因此创业者将先前经验转化为创业知识的过程也存在着多种

选择的可能性[7]。此外，大部分创业者的个体学习不仅仅停留在经验学习的层面，融入观察

和反思过程的认知学习及注重行动反馈的实践学习同样会对创业过程产生影响[23]，这当然

也会左右创业者对自身商业模式的思考。对此，创业者在个体学习过程中应开辟多种信息获

取渠道，同时强化自身的信息处理能力。 

（3）在创业学习驱动商业模式设计的过程中，存在起调节作用的信息茧房效应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商业模式设计者的创造性。创业实践中的信息茧房现象越严重，创业者在个体学

习的过程中会更倾向于寻找和接收与创业项目关联性更高的信息，并更容易过滤掉不符合自

身认知意愿的信息，进而加深其对业内主流商业模式的认可度，增加在商业模式设计过程中

模仿他人的可能性；在组织学习中，虽然从社会关系层面来看拓宽了信息来源，有利于充分



 

吸收先前经验[47]，但如果信息茧房效应的影响力足够强，创业者的意义建构过程依旧会受其

影响，由选择性心理造成的认知刚性对外部信息的内化过程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导致创业者

即使是面对同一组织的成员也可能不愿意听取其与自身认知相背的信息，进而出现理解偏差

或信息偏食等状况，进一步加深了观念极化[14]。对此，在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过程中，创业

者都应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擅于发现、接纳、交换和融合新知识；企业管理者也应做好

向下沟通和管理，在组织内部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2、理论价值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和观点论述，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本研究从创业学习理论中的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两个层次的出发，深入分析了不

同的学习行为倾向性对商业模式设计结果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拓展了创业学习理论的应用范

围。目前，对于创业学习的影响研究大多数着眼于创业意愿、机会识别和绩效成长等，部分

学者关注到创业学习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性[10]，本研究是对该部分研究的延伸和拓展，立

足于商业模式形成之初的设计环节，强调了创业学习对商业模式建构过程的重要性。此外，

当前大部分研究对于创业学习的分析维度都比较单一，基本上预设了创业学习是个体层面的

行为，而组织层面的创业学习研究相对匮乏，本研究主张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这两种行为是

同时存在并对创业过程产生影响，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进一步梳理了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的相

关文献，并在论述过程中涉及多种研究视角，如个体学习的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实践学习

视角，组织学习的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视角等。 

其次，本研究结合创业学习的动态性，深入挖掘了商业模式设计的影响因素及具体的影

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商业模式设计研究中认知视角的观点。目前该视角的研究热度

逐渐上涨，但关注点大多放在刻画认知过程的层面[43]，并未立足于设计者自身的差异性去解

释多种商业模式设计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已有研究将认知前因引入到商业模式设计的认知过

程研究中，并分析了意义建构中的信息扫描和信息解释过程对“先前图式—商业模式”关系

的中介作用[2]。本研究则认为创业学习是创业者积攒先前经验并形成先前图式的重要途径，

因此创造性地尝试以创业学习作为认知前因，剖析其对商业模式设计的影响。从数据统计和

分析结果来看，组织学习确实能对商业模式设计结果产生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组织学习对

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商业模式设计的认知过程。 

最后，本研究实现了创业研究与传播学和管理学相关理论的有机融合，首次提出并验证

了信息茧房约束下的创业学习驱动商业模式设计过程模型。当前的商业模式研究虽然已关注

到社会网络关系等视角[6,29]，但鲜有大众传媒情境下的创业行为分析。本研究援引了传播学

关于信息茧房的观点，认同信息茧房客观存在于网络信息和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

[14]，并结合创业者自身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深入剖析该效应对创业决策过程的影响，研究视

域更为全面。基于研究结论，能够从创业这一细分领域进一步窥探信息茧房对不同主体产生

的影响，同时也为创业过程中的探索式学习提供了新方向，即从“破茧”的角度出发去拓宽

创业知识的来源渠道并提升对异类信息的接触意愿，以挖掘更多的创新可能性。 

3、管理启示 

本研究强调了信息茧房存在的事实，并考虑该现象在创业学习和创新型商业模式设计之



 

间起到的抑制性作用，目的是提醒创业者从“破茧”的角度优化自身的学习习惯以寻求更多

创新机会。具体来看，研究结论对强化创业者个人素质、提升企业创新效益具有重要的管理

启示，可有效推动国家或地区的创新发展。第一，以创业者个人来看，由于外部知识搜索和

内部知识创造均有助于推进商业模式创新[25]，因此创业者主体在加强学习主动性的同时，还

要认清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所积攒的经验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经验积攒到知识积累，

再到知识利用和转化的过程中都要注意平衡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的行为习惯，同时创业者还

要敢于突破信息茧房的限制，不断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开拓自身视野，

不惧于承认自身认知可能存在的错误并习惯于吐故纳新，主动探索更多商业模式中的创新价

值属性。第二，从企业层面看，管理层以利用式逻辑和探索式逻辑并行的方式创新商业模式

有助于企业树立竞争优势[48]，因此组织应对于利用式学习（强调改善）和探索式学习（强调

创新）做出平衡与选择[49]，以通过组织学习实现团队内知识的传递与碰撞，增加企业的知识

与信息存量，为企业带来更多创新可能性，以此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初创企业必须重

视组织学习的效用，在管理方面采用更扁平化的模式，积极开展群策性交流活动，善用不同

人之所长以实现团队的共同进步。第三，基于传媒环境的角度出发，除了个人要强化对于信

息茧房的警惕与自省意识，国家或地区在社会文化管理方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导向性作用，

例如鼓励开发者优化个性化推荐的算法结构，促进社会化媒体平台打造异质、开放的信息环

境，以及强化对信息供给方尤其是新媒体的内容管理等等[40]。 

4、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商业模式设计过程的研究，同时验证了信息茧房效应在此过程中的

影响机制，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针对信息茧房是否对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的交

互性产生影响，需要进一步关注到创业组织之外的更为广泛和全面的个人社交网络，同时还

要考虑基于关系或偶遇所触及的外部信息是否可信，团队内部是否存在群体极化现象等问题

[50]。其二，本研究并未关注不同类型创业者受信息茧房影响的差异，也并未深入分析和验证

信息茧房现象的成因，故无法针对不同主体提出在不同学习情境中的破茧建议。因此，未来

的研究方向可从创业知识的来源和传播渠道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挖掘何种因素可能对信息茧

房现象在创业过程中起到的调节作用产生影响，并分析具体的影响效果如何，同时增加异质

性分析，从而为不同类型创业者减少创业学习行为中的认知刚性提供更多指导性建议，以催

生创业决策行为中更多的创新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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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business model desig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everyone will fall into the information cocoon effect. Will the information 

cocoons have an impact on entrepreneurs' business model design decisions? Based on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model research, starting from the two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levels of 

individual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logical relationship model 

that drives the business model design of start-ups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onsiders that the phenomenon of information cocoons in the mass media environment exists 

in this process and has an impact on the business model design outcome.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322 entrepreneur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in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matches the design of novelty-centered business 



 

models; information cocoons objectively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business model design driven by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it, to a certain extent, limits the innovative behavior of entrepreneurs. 

Key words: information cocoons,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dividual learnin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business model design 


